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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術室那位麻醉師的話，實在異曲而同工，對我的震
撼一樣大！這番話，如果對家屬講，我不反對，但不明白
為什麼麻醉醫生老喜歡直接對一個無可奈何的傷病者講呢
？這不是太殘忍了嗎？關於這一點，我建議醫學界尤其是
外科界值得思考一下，改革一下！

凡手術，或多或少也有風險，已經是一個關，足以使
傷病者憂心忡忡，再遭麻醉醫生這頓棒喝，更使我 「食不甘味，寢不安蓆」
。看來麻醉關尤其兇險，與鬼門關相隔咫尺而已。我向張副院長反映了沉重
的心事。他安慰我說，那是照本宣科而已，叫我不必介懷。

到了手術前夕，張副院長微笑着對我說： 「任教授明早一起參加你的手
術。」我當然十分高興，問起緣由，原來那位腫瘤病人忽然發高熱，所以改
期了。張、曾兩位教授平日都謙遜地說是任教授的學生，但我知道他們在口
腔頜面外科都已經取得了很高的學術地位，是博士研究生的導師，早已是獨
當一面的專家了，所以我對他們是十分信賴的。今忽聞任教授參加手術，更
使我喜出望外！辛苦了三位專家，由上午八時半到下午三時半，為我做了七
小時高難度的手術，將我在口腔以內，方寸之間，多發性、陳舊性骨折逐一
接駁好、固定好。至於我下頜關節的脫臼，本來準備在我左耳際切開復位，
但憑他們的寶貴經驗，在口腔內手術時已順利地為我復了位，於是我免了在
顏面部捱一刀，真要衷心感謝他們！

管我病房的劉醫生不僅一次對我說： 「您老兄的面子真大，三巨頭共同
為一個病人做手術，我從未見過。」我說： 「不是我面子大，只是母校對我
的關切而已。」術後為了避免食物經過口腔，造成傷口感染，為我插了一星
期的鼻飼管，雖然有些不舒服，但我理解這是對我的細心照料，所以樂意接
受。回想在香港手術後，卻一直任由我經口飲流質，對照之下，這算不算是
疏忽？由於手術做得好，張口程度大有提高，牙齒咬合也明顯改進，再經橡
筋牽引，兩三周內已完全康復，可以如常進食了，真是 「每飯難忘矯治
恩」。 （下）

每飯難忘矯治恩
李紀欣

像
蘇
雪
林
、
謝
冰
瑩
一
樣
，
沉
櫻
（
一
九
○
七
至

一
九
八
八
）
也
是
在
民
國
時
期
開
始
創
作
，
後
來
移
居

台
灣
的
現
代
女
作
家
。

山
東
濰
縣
人
沉
櫻
，
另
有
筆
名
陳
因
，
都
是
由
她

的
原
名
陳
鍈
諧
音
得
來
的
，
她
畢
業
於
復
旦
大
學
，
一

九
三
四
年
遊
學
日
本
，
回
國
後
曾
在
上
海
戲
劇
學
校
及

復
旦
中
文
系
任
教
，
一
九
四
○
年
代
移
居
台
灣
，
在
台

北
女
子
中
學
及
大
成
中
學
教
書
。
到
台
灣
後
，
沉
櫻
甚
少
創
作
而
專
事
翻
譯

，
譯
過
《
毛
姆
小
說
選
》
、
《
車
輪
下
》
…
…
等
多
部
外
國
文
學
作
品
。
去

台
灣
前
，
她
曾
出
過
《
喜
筵
之
後
》
、
《
某
少
女
》
、
《
夜
闌
》
、
《
女
性

》
和
《
一
個
女
作
家
》
等
五
本
小
說
集
。

沉
櫻
的
小
說
中
，
只
有
《
某
少
女
》
（
上
海
北
新
書
局
，
一
九
二
九
）

是
中
篇
，
那
是
由
五
十
八
封
信
組
成
的
小
說
：
大
學
生M

iss
H

，
愛
上
了

話
劇
演
員
C
君
，
於
是
以
書
信
展
開
追
求
；
由
冒
昧
寫
信
，
到
沉
溺
於
愛
海

的
獨
白
，
到
夢
幻
湮
滅
抽
身
而
出
，
五
十
八
封
信
都
是
H
小
姐
的
個
人
表
演

。
沉
櫻
在
序
中
說
：
這
簡
短
的
五
十
八
封
信
裡
，
既
沒
有
動
人
的
故
事
，
也

沒
有
曲
折
的
情
節
，
但
是
裡
面
是
怎
樣
地
充
滿
了
熱
情
啊
，
一
種
只
有
少
女

所
特
具
的
熱
情
。
（
頁
三
）

我
則
覺
得
整
篇
小
說
都
是
﹁某
少
女
﹂
個
人
對
愛
戀
的
沉
湎
，
一
種
對

﹁白
馬
王
子
﹂
的
期
待
而
已
！

沉
櫻
的
《
某
少
女
》

許
定
銘

六
月
二
十
九
日
上
午
，
陝
西
省
政
府
新
聞
辦
通
報
了
﹁華
南
虎
照

片
事
件
﹂
調
查
處
理
情
況
。
宣
布
農
民
周
正
龍
拍
攝
的
﹁華
南
虎
﹂
照

片
是
一
個
用
老
虎
畫
拍
攝
的
假
虎
照
，
雪
地
虎
爪
照
片
也
是
用
事
先
製

作
的
木
質
虎
爪
模
具
捺
印
的
。
周
正
龍
造
假
，
涉
嫌
詐
騙
罪
，
已
被
提

請
批
准
逮
捕
。
十
三
名
責
任
人
受
到
行
政
處
理
。

經
過
整
整
九
個
多
月
的
時
間
，
官
方
終
於
將
﹁周
老
虎
﹂
打
回
了

﹁紙
老
虎
﹂
的
原
型
，
這
實
在
算
不
得
什
麼
令
人
高
興
的
事
。
事
實
上

，
﹁周
老
虎
﹂
等
於
﹁紙
老
虎
﹂
早
已
不
能
稱
之
為
新
聞
，
而
是
社
會

公
眾
的
一
致
看
法
。
人
們
更
想
知
道
的
是
，
這
樣
一
部
﹁年
度
愚
民
大

戲
﹂
會
揭
開
一
個
怎
樣
的
幕
後
腐
敗
故
事
？
從
製
片
人
到
編
導
主
創
等

一
干
人
等
最
終
又
會
受
到
怎
樣
的
責
任
追
究
？
令
人
大
跌
眼
鏡
的
是
，

熱
演
大
半
年
之
久
的
大
戲
，
竟
被
調
查
為
：
﹁虎
照
造
假
事
件
係
周
一

人
所
為
，
沒
有
發
現
公
職
人
員
和
其
他
村
民
參
與
造
假
的
事
實
﹂
。
用

一
句
時
髦
的
話
說
，
虎
照
造
假
事
件
，
完
全
是
周
正
龍
一
個
人
在
戰
鬥

！
而
包
括
從
縣
政
府
到
林
業
部
門
的
所
有
人
，
都
是
上
當
受
騙
者
，
都

是
事
件
中
的
受
害
者
，
他
們
和
全
國
人
民
一
樣
都
被

周
正
龍
愚
弄
了
。

十
三
人
受
到
行
政
處
理
的
原
因
是
﹁在
華
南
虎
照

片
事
件
中
違
反
有
關
規
定
和
行
政
工
作
紀
律
與
程
序
﹂

。
如
此
大
而
虛
乏
的
理
由
，
大
概
意
思
應
該
是
要
他
們

﹁為
受
騙
而
承
擔
責
任
﹂
。
因
此
除
一
人
被
行
政
開
除

，
兩
人
被
行
政
撤
職
外
，
其
他
皆
為
誡
勉
、
警
告
、
記

過
之
類
的
虛
罰
。
至
於
刑
事
責
任
的
承
擔
，
則
只
有
周

正
龍
一
人
被
逮
捕
。
我
們
就
要
疑
惑
了
：
周
正
龍
一
個

陝
西
農
民
，
何
以
單
槍
匹
馬
輕
鬆
鬥
敗
一
整
套
的
政
府

官
僚
系
統
，
並
且
讓
虎
照
事
件

﹁紙
包
火
﹂
大
半
年
而
不
漏
？
如

果
只
是
周
正
龍
一
個
人
在
戰
鬥
，

他
何
以
消
解
﹁千
夫
所
指
﹂
於
無

形
，
何
以
讓
歷
來
起
效
迅
速
的
自

上
而
下
的
權
力
問
責
體
系
，
俯
首

低
頭
﹁傾
情
陪
演
﹂
長
達
大
半
年

之
久
？
何
況
，
在
輿
論
掀
起
持
續
﹁打
虎
風
暴
﹂
之
後

，
當
地
政
府
部
門
的
表
現
也
與
一
個
上
當
受
騙
者
的
身

份
太
不
符
合
了
。
哪
有
這
樣
的
受
騙
者
，
被
人
騙
了
，

不
去
追
查
騙
子
的
詐
騙
行
徑
，
不
去
爭
取
自
己
的
權
益

，
反
而
拚
命
去
維
護
騙
子
的
名
譽
？

說
到
詐
騙
，
究
竟
是
周
正
龍
要
詐
騙
兩
萬
塊
錢
？

還
是
有
人
要
詐
騙
﹁聞
華
南
虎
嘯
﹂
的
保
護
區
名
號
和

旅
遊
區
招
牌
呢
？
首
先
，
相
比
於
周
演
員
的
演
技
，
公

眾
對
周
攝
影
家
的P S

技
術
向
來
是
十
分
懷
疑
的
，
因

此
﹁替
身
﹂
比
﹁主
演
﹂
更
有
可
能
符
合
他
的
戲
中
身

份
；
即
使
周
正
龍
自
學
成
才
，
果
真
學
得
了
如
此
出
色
的PS

技
術
，

那
麼
，
周
正
龍
所
欺
騙
的
也
只
是
給
他
發
獎
的
官
僚
系
統
，
而
不
是
全

國
人
民
。
比P S

造
假
更
可
怕
的
是
權
力
造
假
！
此
一
事
件
中
真
正
欺

騙
全
國
人
民
的
，
恰
恰
是
別
有
用
心
的
政
府
部
門
和
官
員
。
他
們
發
給

周
正
龍
區
區
兩
萬
元
，
然
後
卻
轉
身
準
備
向
上
級
部
門
和
無
辜
遊
客
的

腰
包
裡
掏
出
一
個
聚
寶
盆
來
。
即
使
僅
以
詐
騙
數
額
而
論
，
誰
比
誰
更

應
該
被
追
究
刑
事
責
任
？
當
然
，
因
為
﹁群
眾
的
眼
睛
是
雪
亮
的
﹂
，

他
們
也
許
可
以
為
自
己
狡
辯
為
﹁詐
騙
未
遂
﹂
；
但
是
，
全
國
人
民
的

感
情
已
經
被
欺
騙
﹁既
遂
﹂
了
，
政
府
部
門
的
公
信
力
已
經
被
損
失

﹁既
遂
﹂
了
，
無
法
收
拾
的
國
內
乃
至
國
際
負
面
影
響
更
是
已
經
被
造

成
﹁既
遂
﹂
了
。

在
鬧
哄
了
大
半
年
的
虎
照
風
波
終
於
即
將
平
息
的
時
候
，
周
正
龍

一
個
人
被
逮
捕
了
，
而
事
件
中
所
有
的
幕
後
官
僚
領
到
的
只
是
一
張
行

政
處
罰
通
知
單
，
法
律
對
他
們
似
乎
根
本
無
可
奈
何
。
這
樣
的
所
謂
調

查
處
理
，
注
定
只
能
是
另
一
場
追
問
風
波
的
開
始
。

周正龍的騙局 舒聖祥

做人要低調，這是古往
今來多少成功人士的一大心
得，是人生智慧的結晶。

清代道光年間，曾國藩
算得上是那個時代的風雲人
物，他在十年間連升十級。
在升為正三品大員後，按規

定轎要由藍色換為綠色，但他仍乘藍轎。不久，
曾國藩又升為二品大員，按清朝官制，三品以上
官員准乘八抬大轎，但曾國藩仍然坐四人抬的藍
轎。曾國藩正是憑着這種低調為人，才在錯綜複
雜、險象環生的舊官場縱橫幾十年。

現代革命家朱德，一生為人為官十分低調。
在解放戰爭時期，解放軍的條件漸漸好轉，中高
級幹部的軍裝可以用 「洋布」，但朱德總司令仍
穿着補釘摞補釘、破爛不堪的衣服。一九四七年

五月的一天，當被服廠長為他量體做軍裝時，他
特別囑咐廠長，不得用 「洋布」，只能用當時軍
民自己生產的小土布。廠長只得給他做了土布制
服，連襯衣也是白土布做成的。朱德總司令雖然
這樣低調，但卻絲毫不影響他在官兵心目中的威
信。

低調做人，說白了，就是以一種低姿態示人
，時時保持謙虛的品性，凡事不張揚，特別是在
有了成績和功勞時，不沾沾自喜、居功自傲。低
調做人，有着許多看不見的好處。保持低調，能
夠結識到真朋友。生活中，每一個人都喜歡與平
等相待自己的人交心，而對那種高高在上者，只
有敷衍。

保持低調，能夠聽到真話。作為上司，如果
不能在同級和下級面前保持低調，就很難聽到真
話，而聽到的可能大多是假話、套話、恭維話。

保持低調，能夠取得更大的成就。低調做人，因
為沒有浮躁之氣，不貪虛名，方能沉下身子、靜
下心來潛心幹好自己的本職工作，從而有比他人
更多的收穫。

學會低調做人，就要時刻提醒自己只不過是
「萬花叢中的一枝」， 「滄海之一粟」，茫茫人

海中的一員，正確認識自己，正確看待他人，不
要總是認為高人一等，勝人一籌。所謂山外有山
，天外有天，人上有人，這就是樸素的辯證法。
任何時候，把自己的位置擺得低些，不會損失什
麼，不會輸掉什麼，只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穫。

佛祖釋迦牟尼說： 「一滴水怎樣才能不乾？
只有放到大海裡才不會乾！」這話告訴人們，一
個人離開了集體，其力量是微不足道的，是沒有
出路的。而一個不能保持低調的人，就像一滴離
開了大海的水一樣，是逃不脫乾枯的命運的。

低
調
人
生
梅
香
生

陸
文
夫
從
蘇
州
調
到
南

京
，
還
隨
身
帶
了
一
個
皮
包

，
皮
包
有
時
發
出
金
屬
的
碰

撞
聲
。
很
長
一
段
時
間
裡
，

同
事
們
都
不
清
楚
他
那
個
舊

不
拉
嘰
的
包
裡
裝
的
是
什

麼
。

有
一
天
，
突
然
颳
起
的
一
陣
大
風
，
把
辦
公

室
的
許
多
門
窗
都
砸
壞
了
。
正
當
大
家
為
修
理
發

愁
時
，
陸
文
夫
不
慌
不
忙
地
打
開
皮
包
，
從
裡
面

拿
出
全
部
家
當
：
一
把
小
錘
子
，
一
個
螺
絲
刀
，

還
有
一
副
扳
手
和
幾
十
根
釘
子
。
原
來
，
陸
文
夫

手
很
巧
，
很
會
做
事
，
沒
多
少
工
夫
，
所
有
被
大

風
颳
壞
的
門
窗
就
被
修
得
完
好
如
初
。
之
後
，
看

到
哪
個
房
間
窗
子
上
的
螺
絲
鬆
了
，
陸
文
夫
就
掏

出
螺
絲
刀
來
擰
一
擰
，
哪
裡
少
了
釘
子
，
他
會
馬

上
補
一
顆
。
同
事
們
說
，
省
文
聯
的
房
間
幾
乎
都

被
他
檢
修
過
一
遍
，
後
來
他
都
修
出
名
氣
來
了
，

只
要
有
東
西
壞
了
，
大
家
都
找
他
。
東
西
修
好
了

，
領
導
和
同
事
免
不
了
會
誇
上
兩
句
。
每
每
這
時

，
他
總
是
一
擺
手
，
露
出
燦
爛
的
笑
容
。
同
事
說

，
他
笑
得
很
有
成
就
感
，
樣
子
也
很
可
愛
。

上
世
紀
八
十
年
代
中
期
，
陸
文
夫
當
選
為
中

國
作
協
副
主
席
，
陸
文
夫
是
土
生
土
長
的
蘇
州
人

，
好
不
容
易
碰
上
了
一
次
單
位
分
房
的
機
會
，
可

人
們
並
不
知
道
他
這
個
官
有
多
大
，
是
什
麼
樣
的

﹁級
別
﹂
，
應
該
按
什
麼
樣
的
﹁規
格
﹂
對
待
。

當
地
政
府
便
把
電
話
打
到
北
京
，
那
邊
的
回
答
也

很
模
糊
，
只
是
說
﹁相
當
於
副
省
級
﹂
。
﹁相
當

於
﹂
在
幹
部
級
別
上
是
顯
而
易
見
的
，
那
跟
﹁等

於
﹂
是
一
樣
的
，
尤
其
是
在
幹
部
待
遇
這
樣
的
問

題
上
，
確
是
絲
毫
不
可
以
含
糊
。
說
的
人
輕
巧
，

聽
的
人
可
嚇
了
一
跳
。
事
情
捅
出
去
，
可
驚
動
了

地
方
，
蘇
州
還
沒
有
這
麼
大
的
官
兒
，
只
有
進
省

委
常
委
的
蘇
州
市
委
書
記
才
是
這
個
級
別
啊
。
於

是
很
快
給
他
分
了
一
座
獨
門
獨
院
的
二
層
小
樓
房

。
另
外
，
還
專
門
為
他
配
了
一
輛
小
車
。

在
新
房
子
裡
第
一
次
接
待
外
賓
，
陸
文
夫
就

鬧
出
了
笑
話
。
那
天
，
他
親
自
用
小
車
把
外
賓
接

到
家
來
。
自
古
以
來
，
蘇
州
就
是
寸
金
尺
土
的
地

方
，
雖
然
他
擁
有
一
座
像
樣
的
獨
門
獨
院
小
樓
房

，
可
他
家
門
口
的
地
界
並
不
寬
敞
，
甚
至
有
點
逼

仄
，
逼
仄
得
只
能
容
得
小
車
，
連
拐
彎
的
地
方
都

沒
有
。
車
子
靠
邊
，
只
能
從
一
邊
下
人
。
當
時
，

他
坐
在
外
邊
，
應
當
先
下
車
。
出
於
禮
貌
，
他
執

意
謙
讓
，
可
客
人
在
裡
邊
又
出
不
來
，
再
三
推
讓

之
下
，
這
位
國
際
友
人
只
得
說
了
聲
：
﹁對
不
起

！
﹂
然
後
躬
身
伸
腿
，
確
是
從
他
前
面
爬
了
過

去
。

這
事
被
文
壇
傳
為
笑
談
。
有
一
次
會
後
閑
聊

，
天
津
的
馮
驥
才
向
他
核
實
這
則
軼
聞
的
真
偽
，

陸
文
夫
擺
擺
手
，
什
麼
也
不
說
，
只
是
笑
。
馮
驥

才
不
知
他
這
擺
手
是
否
定
這
是
個
瞎
謅
的
玩
笑
，

還
是
羞
於
再
提
那
次
的
傻
事
？

還
有
一
次
，
那
是
在
一
九
九
一
年
的
冬
天
，

馮
驥
才
準
備
在
上
海
市
美
術
館
辦
個
人
畫
展
，
他

租
了
一
輛
車
子
，
將
所
有
畫
框
從
天
津
往
上
海
拉

。
車
子
開
了
一
天
一
夜
，
司
機
太
疲
勞
，
經
過
蘇

州
時
不
小
心
打
了
個
盹
，
車
子
便
一
頭
扎
進
了
路

邊
的
水
溝
裡
，
許
多
畫
框
的
玻
璃
都
破
了
。

當
時
身
在
蘇
州
的
陸
文
夫
知
道
這
事
後
，
二

話
沒
說
，
半
夜
裡
動
用
關
係
找
人
，
立
刻
用
拖
車

把
車
子
拉
上
來
。
一
面
安
排
出
事
司
機
住
宿
休
息

，
一
面
派
人
把
車
子
弄
到
蘇
州
的
一
家
汽
修
廠
去

修
理
，
還
請
人
把
弄
壞
的
畫
框
一
一
仔
細
修
理
好

。
這
才
沒
耽
誤
馮
驥
才
三
天
後
在
上
海
美
術
館
的

那
次
成
功
展
覽
，
否
則
就
會
誤
了
大
事
。
事
後
，

陸
文
夫
也
沒
有
告
訴
馮
驥
才
。

直
到
畫
展
圓
滿
結
束
，
馮
驥
才
方
曉
得
還
有

這
麼
一
段
小
插
曲
。
於
是
打
電
話
給
陸
文
夫
，
想

表
示
一
下
謝
意
。
可
幾
次
電
話
打
過
去
，
都
沒
有

找
到
他
人
，
時
間
一
長
，
把
這
事
竟
忘
記
了
。

若
干
年
後
，
馮
驥
才
在
北
京
開
會
碰
上
陸
文

夫
，
當
面
謝
他
，
陸
文
夫
還
是
伸
出
那
雙
瘦
瘦
的

手
，
擺
了
擺
，
笑
了
笑
，
又
是
什
麼
也
沒
有
說
。

陸
文
夫
去
世
後
，
馮
驥
才
寫
了
一
篇
文
章
懷

念
陸
文
夫
，
特
別
寫
了
這
些
細
節
。
可
以
說
，
這

擺
手
之
笑
，
就
是
一
個
人
的
義
氣
，
一
個
人
的
友

情
，
一
個
人
的
真
切
。
這
一
擺
手
的
笑
，
把
人
與

人
之
間
的
那
種
種
客
套
全
都
揮
去
了
，
只
留
下
一

片
真
心
誠
意
。
由
此
，
我
們
能
深
刻
地
感
受
到
一

個
人
的
氣
質
。
這
種
氣
質
，
一
如
江
南
水
鄉
的
那

種
寧
靜
、
平
和
，
那
種
清
淡
與
明
澈
，
還
有
着
綿

長
的
韻
味
。

文
人
的
韻
味

馮

雁

﹁告
知
﹂
和
﹁提
示
﹂
是
一
種
公
眾
文
化
，
體
現
了
一
種
無
微
不
至
的

人
文
關
懷
，
在
某
種
程
度
上
，
它
也
是
一
個
城
市
現
代
化
水
準
與
文
明
程
度

的
重
要
標
誌
。

到
一
個
陌
生
的
地
方
，
人
們
最
需
要
了
解
的
莫
過
於
城
市
公
眾
告
知
的

內
容
，
誰
都
希
望
在
不
需
要
詢
問
別
人
的
情
況
下
熟
悉
這
個
城
市
的
一
切
。

但
在
我
們
這
裡
，
卻
難
盡
人
意
。
譬
如
，
打
出
租
車
。
在
長
安
街
的
中
心
路

段
沿
線
，
經
常
能
看
到
不
少
外
地
遊
客
或
老
外
大
老
遠
就
向

出
租
車
頻
頻
招
手
，
可
一
輛
也
不
見
停
下
。
打
車
人
一
臉
煩

躁
、
無
奈
、
茫
然
甚
至
是
憤
怒
，
可
這
並
不
能
怪
司
機
，
因

為
出
租
車
不
得
在
長
安
街
上
下
客
人
，
他
們
是
按
規
定
辦
事

。
在
北
京
，
諸
如
此
類
對
於
本
地
人
也
許
都
知
道
的
小
事
，

初
來
乍
到
的
外
地
人
或
老
外
怎
麼
能
知
曉
？

如
此
﹁小
事
﹂
卻
是
外
地
人
或
老
外
出
行
的
﹁大
事
﹂

。
像
這
樣
的
小
事
，
在
其
他
很
多
地
方
則
是
另
一
道
風
景
。

日
本
的
街
頭
巷
尾
，
抬
頭
可
見
那
些
醒
目
的
提
示
標
誌

與
話
語
。
東
京
街
頭
的
消
防
井
蓋
上
，
不
但
鑄
刻
有
消
防
隊

員
的
卡
通
形
象
，
四
角
上
還
標
有
道
路

的
名
稱
，
用
於
給
人
指
路
。
避
難
所
附

近
的
井
蓋
，
不
僅
標
上
醒
目
的
箭
頭
，

還
用
顏
色
標
示
到
避
難
所
的
距
離
，
一

百
米
以
內
用
紅
色
，
二
百
米
之
內
是
黃

色
。

香
港
中
環
的
一
個
地
鐵
站
，
有
十

五
個
出
口
，
每
一
個
通
道
裡
都
恰
到
好

處
地
標
示
有
醒
目
的
指
向
牌
，
往
哪
個
方
向
怎
麼
出
站
，
出

站
口
附
近
有
哪
些
標
誌
性
建
築
物
，
一
目
瞭
然
，
並
且
是
反

覆
提
醒
。
初
來
乍
到
的
人
都
感
覺
不
到
陌
生
，
相
反
有
一
種

到
家
般
的
温
暖
。

韓
國
的
地
鐵
十
分
發
達
，
單
是
首
爾
的
地
下
就
有
十
幾

條
地
鐵
，
如
此
眾
多
的
地
鐵
你
一
點
也
不
用
擔
心
，
只
要
記

住
三
句
話
，
就
不
會
上
錯
車
，
下
錯
站
。
那
就
是
：
跟
着
色

彩
走
，
聽
到
音
樂
換
，
記
住
數
字
下
。
首
爾
的
地
鐵
，
每
一

條
都
用
不
同
的
顏
色
來
表
示
，
從
進
出
口
的
標
誌
開
始
，
一

直
到
站
台
、
車
廂
，
色
彩
都
是
一
致
的
，
只
要
認
準
那
條
路

線
的
顏
色
就
絕
對
不
會
搞
錯
。
地
鐵
的
廣
播
裡
，
每
到
換
乘
站
都
會
響
起
悅

耳
的
音
樂
或
是
蜂
鳴
聲
，
乘
客
聽
到
音
樂
就
不
會
耽
誤
換
乘
。
而
且
，
每
個

地
鐵
站
都
有
一
個
編
號
，
開
頭
的
數
字
是
線
路
的
號
碼
，
如
從
﹁大
化
﹂
到

﹁水
西
﹂
一
共
有
三
十
九
站
，
﹁大
化
﹂
為3 10

，
水
西
是3 47

，
乘
客
看

準
自
己
是
往
數
字
小
的
地
方
去
還
是
往
數
字
大
的
方
向
去
就
行
了
，
上
車
後

只
要
記
住
數
字
，
即
便
你
不
讓
識
韓
文
，
也
萬
無
一
失
。

大事與小事 顏 君

今
年
五
月
，
解
放
軍
總
政
話
劇
團
在
北
京
國

家
大
劇
院
戲
劇
場
推
出
了
新
排
的
曹
禺
名
著
《
日

出
》
，
並
將
赴
全
國
巡
演
。
六
月
初
總
政
話
劇
團

在
上
海
美
琪
大
戲
院
以
此
劇
賑
災
義
演
，
我
有
機

會
觀
看
了
演
出
。
這
次
由
王
延
松
導
演
，
由
中
國

國
家
話
劇
院
演
員
陳
數
加
盟
，
和
郭
達
、
靳
東
、

翟
萬
臣
等
傾
情
合
作
，
意
圖
以
新
的
敘
述
方
式
對

這
部
作
品
進
行
重
新
的
解
讀
。

我
曾
觀
看
過
多
種
版
本
的
《
日
出
》
的
演
出
，
每
每
會
使
我
想
起

曹
禺
當
年
寫
作
《
日
出
》
時
的
一
些
故
事
。

一
九
三
三
年
，
曹
禺
寫
作
了
話
劇
《
雷
雨
》
，
用
自
己
的
筆
控
訴

黑
暗
社
會
的
罪
惡
，
描
繪
了
舊
制
度
必
然
崩
潰
的
圖
景
。
《
雷
雨
》
問

世
後
，
引
起
了
強
烈
的
社
會
反
響
。
曹
禺
卻
覺
得
意
猶
未
盡
。
這
些
年

在
天
津
，
他
看
到
到
處
是
荒
淫
無
恥
的
官
商
、
流
氓
、
妓
女
、
煙
館
，

跑
到
上
海
，
也
是
同
樣
的
黑
暗
。
在
這
光
怪
陸
離
的
社
會
裡
，
他
流
蕩

着
，
多
少
夢
魘
般
恐
怖
的
人
和
事
時
時
襲
擊
着
他
的
頭
腦
，
灼
痛
着
他

的
思
想
。
一
件
件
血
腥
的
事
實
，
像
利
刃
似
地
刺
進
他
的
心
，
激
起
了

他
強
烈
的
悲
憤
。
多
少
個
不
眠
之
夜
催
促
着
他
要
寫
一
點
東
西
，
宣
泄

心
中
一
腔
的
憤
懣
。
一
年
後
，
曹
禺
又
決
定
寫
《
日
出
》
。

曹
禺
寫
戲
時
常
常
在
未
動
筆
前
就
有
了
其
中
某
些
台
詞
，
《
日
出

》
還
沒
有
寫
，
在
耳
邊
就
縈
繞
着
那
句
台
詞
：
﹁太
陽
升
起
來
了
，
黑

暗
留
在
後
面
，
但
是
太
陽
不
是
我
們
的
，
我
們
要
睡
了
﹂
。
他
寫
《
日

出
》
，
要
表
現
的
一
個
基
本
觀
念
，
就
是
﹁損
不
足
而
奉
有
餘
﹂
的
社

會
應
該
被
推
翻
。

決
定
寫
了
，
如
何
寫
呢
？
是
不
是
接
照
《
雷
雨
》
的
寫
作
方
法
呢

？
不
，
曹
禺
覺
得
《
雷
雨
》
的
結
構
﹁太
像
戲
了
﹂
，
技
巧
上
用
得
過

分
了
。
寫
《
日
出
》
時
，
他
決
心
捨
棄
《
雷
雨
》
中
所
用
的
結
構
，
不

再
集
中
於
幾
個
人
身
上
，
而
想
模
倣
契
訶
夫
的
《
三
姊
妹
》
那
種
平
直

、
恬
淡
、
舒
展
的
風
格
，
用
橫
斷
面
的
手
法
，
把
每
個
角
色
的
片
斷
連

綴
起
來
。
於
是
，
作
品
中
出
現
了
陳
白
露
，
引
起
曹
禺
寫
這
個
人
物
的

動
機
是
一
個
真
實
的
人
物
。
這
個
女
人
跟
他
的
一
個
朋
友
很
要
好
，
她

長
得
很
漂
亮
，
後
來
她
上
了
大
學
，
並
赴
美
留
學
，
回
來
後
，
跟
一
個

有
妻
子
的
報
社
總
編
輯
姘
居
。
曹
禺
通
過
她
想
起
了
社
會
上
許
多
類
似

的
人
物
，
他
想
把
她
寫
出
來
。
他
寫
的
陳
白
露
與
一
般
的
交
際
花
不
同

，
她
在
悲
觀
和
矛
盾
中
活
着
，
她
任
性
，
表
面
上
有
些
玩
世
不
恭
、
自

暴
自
棄
，
但
畢
竟
是
個
認
真
的
人
，
方
達
生
的
到
來
曾
給
她
燃
起
一
線

希
望
，
然
而
因
為
在
生
活
中
失
去
了
勇
氣
，
所
以
終
於
又
彷
徨
起
來
，

她
知
道
太
陽
會
升
起
來
的
，
黑
暗
也
會
留
在
後
面
，
然
而
她
又
知
道

﹁太
陽
不
是
我
們
的
﹂
。
最
後
她
結
束
了
自
己
年
輕
的
生
命
。
顯
然
，

陳
白
露
不
是
健
全
的
女
性
，
方
達
生
也
不
是
理
想
的
人
物
，
他
們
痛
心

疾
首
地
厭
惡
那
腐
敗
的
環
境
，
都
想
有
所
反
抗
，
然
而
，
陳
白
露
久
經

風
塵
，
氣
餒
了
，
方
達
生
卻
是
個
書
呆
子
，
懷
着
一
肚
子
的
不
合
時

宜
。

曹
禺
為
了
揭
露
社
會
的
黑
暗
，
造
成
地
獄
空
氣
的
複
雜
的
效
果
，

在
第
三
幕
中
寫
了
最
苦
的
一
群
人
。
為
了
寫
這
一
幕
戲
，
多
少
天
寢
食

不
安
。
為
了
收
集
這
一
幕
的
材
料
，
他
穿
着
大
褂
在
煙
館
、
妓
院
跑
。

那
時
曹
禺
在
天
津
河
北
女
子
師
範
學
院
當
教
授
。
過
去
妓
院
分
高
、
中

、
低
三
級
，
第
三
幕
中
寫
的
是
低
級
的
煙
館
妓
院
，
那
裡
的
人
愛
穿
短

褂
，
看
到
曹
禺
這
個
文
縐
縐
的
穿
大
褂
的
人
在
這
一
帶
胡
同
裡
亂
跑
，

租
界
裡
很
多
地
痞
流
氓
不
知
道
他
是
何
許
人
也
，
有
的
還
當
他
是
警
察

、
密
探
呢
！
他
去
了
許
多
次
，
最
低
層
的
那
些
人
真
是
可
憐
，
他
們
流

着
淚
，
掏
出
心
窩
子
的
話
，
敘
述
自
己
的
悲
慘
身
世
。
劇
中
的
翠
喜
，

他
在
生
活
中
就
見
到
過
兩
次
，
他
驚
異
地
在
﹁人
類
的
渣
滓
﹂
裡
發
現

金
子
般
的
心
。
她
們
求
生
不
得
，
求
死
不
能
，
這
是
社
會
最
黑
暗
的
一

角
，
那
裡
最
需
要
陽
光
。

為
了
學
數
來
寶
，
在
一
個
三
九
嚴
寒
的
夜
裡
，
曹
禺
在
一
片
荒
涼

的
貧
民
區
等
候
兩
個
嗜
吸
毒
品
的
乞
丐
來
教
他
唱
。
原
來
是
約
好
的
，

而
且
許
了
賞
錢
，
或
許
賞
錢
許
得
太
多
，
他
們
懷
疑
他
是
偵
緝
隊
之
流

，
因
此
沒
有
來
。
曹
禺
只
得
忍
着
刺
骨
寒
冷
，
躑
躅
到
一
種
叫
﹁雞
毛

店
﹂
的
下
等
客
店
去
尋
找
，
被
一
個
帶
着
八
分
酒
意
的
落
泊
英
雄
誤
會

，
險
些
把
他
的
一
隻
眼
睛
也
打
瞎
了
。
後
來
他
得
了
教
訓
，
喬
裝
打

扮
，
請
人
引
路
，
這
樣
一
次
一
次
到
類
似
﹁寶
和
下
處
﹂
那
樣
的
地
方

去
，
一
字
一
字
地
記
下
那
些
特
有
的
人
物
和
特
有
的
語
言
。
由
於
他
常

跑
那
些
地
方
，
屢
遭
非
議
、
嘲
笑
和
辱
罵
，
因
此
可
以
說
這
第
三
幕
，

曹
禺
遇
到
最
多
的
煩
難
，
花
費
了
最
多
的
心
血
，
他
把
它
看
作
整
個
戲

的
﹁心
臟
﹂
。
可
是
待
到
劇
本
寫
出
來
了
，
有
的
卻
不
敢
演
，
有
的
藉

口
要
求
布
局
緊
湊
進
行
刪
節
，
有
的
因
找
不
到
翠
喜
的
角
色
而
猶
豫
，

﹁第
三
幕
又
遭
遇
被
刪
去
的
命
運
﹂
，
曹
禺
歎
息
道
：
﹁這
種
﹃挖
心

﹄
的
辦
法
，
較
之
斬
頭
截
尾
，
還
令
人
難
堪
﹂
。
然
而
他
又
明
確
申
言

：
﹁如
果
有
人
想
打
趣
，
早
看
出
妓
院
材
料
的
新
奇
，
可
以
號
召
觀
眾

，
便
拿
來
胡
炮
亂
製
，
我
寧
肯
把
這
一
幕
燒
成
灰
燼
﹂
。

《
日
出
》
寫
成
了
，
曹
禺
回
過
頭
來
一
看
，
最
主
要
的
角
色
又
漏

掉
了
。
在
寫
《
雷
雨
》
時
，
也
有
這
樣
的
情
況
，
那
裡
原
有
第
九
個
角

色
，
也
是
最
重
要
的
—
—
稱
為
﹁雷
雨
﹂
的
一
名
好
漢
，
他
幾
乎
總
是

在
場
，
他
手
下
操
縱
其
餘
八
個
傀
儡
，
但
沒
有
寫
進
去
。
《
日
出
》
呢

，
最
重
要
的
角
色
應
該
是
確
實
有
了
陽
光
的
人
物
，
代
表
《
日
出
》
的

唯
一
生
機
。
對
這
一
點
，
曹
禺
並
不
是
沒
有
考
慮
過
，
他
明
知
應
當
寫

有
光
明
的
人
們
，
也
想
過
再
寫
四
幕
，
或
者
整
個
推
翻
，
使
他
的
主
角

登
場
。
然
而
他
想
到
《
雷
雨
》
受
到
的
種
種
苛
待
：
被
無
理
塗
改
、
監

視
、
禁
演
等
等
，
又
想
到
那
些
長
着
夜
貓
子
眼
睛
的
怪
物
虎
視
眈
眈
地

在
一
旁
，
為
了
免
得
可
憐
劇
演
員
再
受
無
妄
之
災
，
斟
酌
再
三
，
只
能

採
取
這
個
下
策
。
他
只
能
故
意
叫
金
八
不
露
面
，
他
代
表
一
種
可
怕
的

黑
暗
勢
力
，
令
他
無
影
無
蹤
，
卻
時
時
刻
刻
操
縱
着
場
面
上
的
人
物
。

而
那
些
勞
作
的
人
物
，
那
擁
有
光
明
的
生
機
的
人
們
，
始
終
關
閉
在
背

景
後
面
，
沒
有
明
顯
地
走
到
前
面
。
他
在
第
二
幕
中
寫
到
﹁窗
外
整
齊

地
傳
進
小
工
們
打
地
基
的
樁
歌
，
由
近
漸
遠
，
摻
雜
着
漸
遠
漸
低
多
少

人
的
步
伐
和
沉
重
的
石
塊
落
地
的
悶
塞
的
聲
音
。
這
種
聲
音
幾
乎
在
這

一
幕
從
頭
到
尾
，
如
一
群
合
着
憤
怒
的
冤
魂
，
抑
鬱
暗
塞
地
哼
着
，
充

滿
了
警
戒
和
恐
嚇
﹂
。
在
第
四
幕
未
尾
，
寫
道
：
﹁天
空
非
常
明
亮
，

外
面
打
地
基
的
小
工
們
早
聚
集
在
一
起
，
迎
着
陽
光
由
遠
處
﹁哼
哼
唷

，
哼
哼
唷
﹂
地
又
以
整
齊
嚴
肅
的
步
伐
邁
到
樓
前
…
…
﹂
﹁屋
內
漸
漸

暗
淡
，
窗
外
更
明
亮
起
來
。
﹂
這
樣
，
在
整
個
戲
裡
，
太
陽
沒
有
能
夠

露
出
全
面
，
描
摩
的
只
是
日
出
以
前
的
事
情
。
然
而
還
是
寫
到
了
希
望

，
雖
然
是
朦
朧
的
，
它
暗
示
着
一
個
偉
大
的
未
來
。

後
來
，
曾
經
有
人
問
曹
禺
：
﹁《
雷
雨
》
和
《
日
出
》
哪
一
本
比

較
好
些
？
﹂
曹
禺
說
：
﹁我
答
不
出
來
。
我
想
批
評
的
先
生
們
會
定
下

怎
麼
叫
﹃好
﹄
，
怎
麼
叫
﹃壞
﹄
，
找
出
原
則
，
分
成
條
理
；
而
我
一

個
感
情
用
事
，
素
來
不
能
冷
靜
分
析
的
人
，
只
知
道
哪
一
個
最
令
我
關

心
的
。
比
較
說
，
我
是
喜
歡
《
日
出
》
的
，
因
為
它
最
令
我
痛
苦
﹂
。

半
個
世
紀
之
後
，
曹
禺
和
他
的
女
兒
萬
方
把
《
日
山
》
改
編
成
電

影
，
搬
上
了
銀
幕
。
如
今
又
有
了
總
政
話
劇
團
的
新
版
的
舞
台
劇
，
相

信
這
部
經
典
一
定
能
走
近
更
多
的
觀
眾
。

曹
禺
寫
《
日
出
》

沈
鴻
鑫

剛來成都時，走在大街上見許多女孩胸前，都懸掛着兩個或四個黃色的
花骨朵，香氣四溢。我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只是覺得新奇。中國版圖上這
個位於大西南的都市，與北方的中原城市相比，的確有許多的不同。在北方
的城市中，是沒人會在胸前掛了花朵兒，在大街上走動的。

後來我知道了這種懸掛在成都女孩胸前的花朵兒叫黃桷蘭。我沒有見到
過黃桷蘭的樹，連枝葉是什麼樣子也不知道。只是在街頭巷尾，公交站牌下
，見到有許多兜售黃桷蘭的小販。多是些老太太，搬了一個小板凳，在馬路
邊上一坐，面前擺放一個竹編的籃子，籃子裡就盛着許多用白線穿起來的這
黃桷蘭。一般是一串兩朵。也有年輕的男孩或女孩做這生意的，他們一般是
流動的，有時就在街道的十字路口，當車輛遇紅燈滯留時的片刻功夫，向車
主，特別是車裡的女士兜售，成功率很高。這種黃桷蘭是不單串賣的，要買
就要一下買兩串，五角錢，所以也幾乎沒人買單串，大概是找零錢不方便吧
。如果是情侶，五角錢買兩串，每人一串的掛在胸前，香氣瘟氤中在街邊漫
步，是一件十分浪漫有情趣的事情。後來和朋友一起上街時，禁不住好奇，
就也買過幾次，用小販送的小別針每人一串的別在胸前，面對陌生的城市陌
生的人，毫無顧忌的嘗試一種全新的感覺。

人大概就是這樣，在一個陌生的環境中，就容易放下種種的擔心和顧慮
，去做一些在老地方熟環境中不好做的事情。所以我想，一個想要不斷更新
和超越自我的人，就一定要經常的換換地方。

環境的改變，是心情和面貌改變的一個重要前提，這是我的經驗。

街頭黃桷蘭 王新旻

麗
湖
之
夏

潘
思
蘊
攝


